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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候鸟身边几多志愿者默默付出
� �“谢谢哥哥姐姐半个月陪我
们玩，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8 岁
的黄春梅咧着掉了门牙的嘴巴
开心地向社工们道谢。 来自河源
市的春梅是一名“小候鸟”，今年
7 月中旬参加了政府主办、 企业
出资、社工机构服务的“小候鸟”
暑期圆梦班， 半个月的课程，春
梅与社工哥哥姐姐们结下深厚
的友谊，毕业典礼这天，让春梅
差点掉“金豆子”。

近年来， 官民合力之下，广
州市针对“小候鸟”或者流动儿
童的慈善事业加快发展，几乎每
年暑假，都有不少针对来穗儿童
的公益活动， 不少是政府主办，
服务中心承办。 但加快发展之
下，主要从事服务工作的社工机
构却面临困局。

困局：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

据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
金会 2017 年年报， 自 2009 年以
来，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已资助
过 34 个流动儿童服务项目，覆
盖珠三角至少 24 个社区， 光是
2017 年在流动儿童教育上支出
就约 72 万元， 但千禾社区公益
基金会教育项目高级经理黄励
坦言，这还远远不够。

“运营基金会最困难的地方
还是资金的筹集，无论是一线服
务机构还是我们都面临资金来
源单一且不足的情况。 据我们观
察，自 2015 年起，一线服务机构
数量在缓慢下降，时不时就能看
到合作伙伴转型。 ”黄励担忧地
说，“实际上一个拥有五六万流
动人口的社区，只用 2-3 名社工

就能覆盖，但很多公益组织常常
是付不起社工工资。 ”

服务环卫工人及其子女的
汇善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

“汇善爱”） 正是处于这种情况。
据了解， 汇善爱头两年入不敷
出，直到最近才收支平衡。“汇善
爱只有我和另外一名社工，办公
室也是朋友免费租借给我的，但
即使这样，发工资有时也比较困
难，从社会各界获得的资金和资
源也是专款专用到孩子身上。 ”
汇善爱总干事钟锦琼苦笑道，

“小时候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我
基本就像个流动儿童，每天在大
街小巷徘徊。 长大后我一直想为
他们做些什么，现在我成立了汇
善爱， 运营起来缺钱又缺人，靠
的都是信念来支撑。 ”

致力于支持流动儿童群体
在城市立足发展的青草青少年
成长服务中心同样如此。“从哪
里能搞到钱，维持机构的正常运
营， 让活动能如期好好地开展，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最头疼的
事情。 ”发起人向芯告诉记者，刚
开始几年，机构规模不大，一年
投入 10 万元基本都能搞定，但
随着全职人员的增多，活动开展
逐渐稳定和形成规模，青草一年
的运营成本逐渐攀升到 30 万
元，2018 年的预算更是达到了 50
万元。“我们还是靠众筹为主，除
此之外，基金会、政府、企业也都
会去争取一些，但这些都没法保
证，所以还是会比较困难。 ”

理念：用生命影响生命

因为资金难筹，不少社工机

构的工作人员拿的薪水并不高，
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社工坚守
在前线？

冯斯敏，有着 7 年服务流动
人口及其子女的经验，她告诉记
者：“我们坚信用生命可以影响
生命。 变化是一点一滴积累的，
我们所要做的是去参与他们的
生命，陪伴他们，哪怕只是一个
暑假，都可能带给他们新的突破
点和可能性，我们不能关爱到所
有的‘小候鸟’，但只要去关爱一
名，都能带给他不一样的记忆。 ”

冯斯敏服务于广州市海珠
区凤阳社工站， 面向的流动人
口主要是辖区内的制衣厂女
工。“因为学历水平不高，她们
不懂怎么与孩子沟通， 而亲子

关系恰恰是很多来穗人员的痛
点。 ”冯斯敏解释，有的孩子从
小在父母身边， 因为经济等原
因需要回家乡念书后会很不理
解父母的做法， 甚至产生怨恨
的情绪； 有的在家乡读了几年
书再来广州，会不习惯与父母、
兄弟姐妹的相处。

怎么去改善这个情况？ 每到
暑假，冯斯敏和她的同事会特意
举办多场亲子活动，促进暑假过
来广州团聚的亲子之间更多地
互动了解与合作。“多场活动下
来，虽然暑假后大部分亲子家庭
再次分开生活，但这份情感的表
达与积累，能够让家长在亲子异
地沟通上更具信心，孩子也更愿
意跟家长分享自己在学校里学

习与人际交往的喜怒哀乐。 ”

期盼：激发民间慈善活力

“在广东，每四个儿童中就
有一个流动儿童。 运用政府和
社会组织的力量， 增强流动儿
童归属感和价值感、 正面影响
流动家庭的亲子关系、 加强流
动儿童的教育力量， 都会提高
流动人口对城市的福利。 他们
背井离乡来到广州， 为广州的
建设添砖加瓦， 我们也有义务
去关爱他们与其子女， 形成正
向效益。 ”黄励说。

那怎么做？ 黄励建议，民间
慈善的发展除了强调政府起主
导作用外，也需要政府更多去培
育、扶持和保护民间的慈善机构,
激发民间慈善活力。“近年来政
府也越来越关注流动儿童，比如
今年几乎每个区都针对‘小候
鸟’做了夏令营活动。 但除了政
府主导的活动， 作为社会组织，
我们还希望政府也能多扶持服
务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的成
长，” 黄励说，“因为很多公益机
构会通过培养志愿大学生、志愿
家长，实现民间自助互助。 民间
自助互助是让普通市民也能参
与的文化， 这样社会的参与度、
对流动儿童群体的认识会更广
更深，让慈善在基层开花。 ”

每到假期， 漫步街头或市
场，总能见到这样的“镜头”———
这些孩子们的“暑假画面”与弹
钢琴、学画画、玩体育等相距甚
远。 希望有更多为他们准备的让
家长放心的免费暑期活动。

（据《羊城晚报》）

流动儿童群体在城市需要更多社会支持

水库、茶园、竹林、民宿，路
边开满野花，道路干净整洁。 长
江边的黄龙岘俨然已是南京人
心中的“桃花源”。

这个昔日偏僻山村的“大变
身”，与一些年轻人的到来有关。

2015 年底，十几名大学毕业
生来到这里。 起初，村民并不清
楚他们的来意， 既不搞民宿，也
不做餐饮，老关着门谈事，还经
常带外人回来，村民甚至以为他
们是搞传销的。 直到一次村支书
的到访，才揭开了谜底。

原来，几个小伙子来自南京
大学农村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
中心，一次野外考察，他们偶然
发现黄龙岘具有良好的生态“底
子”， 又是长江边上一个小的流
域单元，特别适合开展生态保护
和环境教育。 他们走进山村，为
的是设立千百园生态环境保护
中心， 给当地自然环境把脉，推
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

2013 年，黄龙岘开始搞农家
乐、兴办民宿，一下子成了人流
量爆棚的乡村景点。 每逢节假
日， 村里便会迎来数万名游客、
两万多辆外来车辆。

“人来了，经济活动多起来

了，整个地方的资源需求不断膨
胀， 化肥农药的使用量随之增
大， 村民们也希望加盖一些房
子，多占一亩三分地。 ”在环境专
家、千百园生态环境保护中心顾
问祝栋林看来， 随着经济的发
展，这些行为本无可厚非，但也
给当地环境造成不小的负荷。

如何守住生态红线，不逾越
人与自然的边界，不超出环境最
大承载力？“通过绿色转型的方
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建设
可持续乡村”， 成了千百园团队
研究解决的课题。 祝栋林说，他
们不希望城市的粗放式发展方
式在农村再来一遍。

2016年初入驻后， 千百园队
长、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硕士刘文
杰带领十余名志愿者依托小山村
的生态体系，开展了一系列绿色项
目， 包括打造生态创意工作室、蝴
蝶工坊、雨水花园、人工湿地、有机
菜园、摇篮水田，共约 70亩。

他们的乡村环保试验，也带
动了当地村民。 为了取得村民信
任，增加彼此互动，一到晚上，刘
文杰等人就提供基地场所，教跳
广场舞，放映环保电影。 村民们
很快便和他们打成一片，逐步了

解了他们的想法，开始在思想和
行动上做出改变。

村民吴纪全听说做生态沟、
雨水花园、有机农业可以保护生
态环境，主动将自家两栋房屋以
每年 5 万元的价格租给了他们，
而这两栋房原本有人愿以每年
八九万元的价格租下来开农家
乐。 吴纪全还积极行动，在村里
随手捡拾垃圾。

让刘文杰更欣慰的是，村民
们对吴纪全低价租房、捡拾垃圾
的行为从最初的嘲笑转变为认
可和点赞，少数人的环保行动逐
渐变成全村人的自觉行动，街坊
邻居也和吴纪全一样加入到随
手捡垃圾的行列。

千百园雇了当地一位农民
帮忙种植、照看有机菜园。 按照
当地传统习惯，种植蔬菜必须施
用化肥农药，这样长出来的作物
产量高、个头大，杂草不生。 所
以， 当得知无需除草施肥时，这
位农民有些手足无措。

祝栋林花了不少功夫解释，
“沟渠有流水，有野草，蛙、蛇等动
物会以此进入农田管理。 届时生
态系统趋于平衡， 就不需要人为
干预了。 ”农民们渐渐相信了祝栋

林，开始按照他的方法管理农田。
事实证明，这些行动改变的

不仅是村民的环保意识，更直接
推动了当地人经济收入的增长，
经营理念的转变。

萤火虫是生态系统的晴雨
表，对生长环境特别敏感，一旦
受到化肥农药、 灯光污染的影
响，它们的存活率会直接下降。

今年 5 月，刘文杰带领团队
在黄龙岘茶园附近调研萤火虫
种群及分布情况，一边拍摄萤火
虫，一边记录其数量、出现时间
等信息。 通过复原其生存环境，
让萤火虫越来越多地出现。

萤火虫茶园的名声一传十，十
传百。 当地村民开始意识到，对茶
园及其周围沟渠、湿地环境进行管
理，萤火虫数量增多，分布区域更
广， 可直观印证茶园无农业污染，
种植的茶叶品质上乘。 那时候，不
仅生态环境得以改善，茶园的收入
也必将蒸蒸日上。 慢慢地，他们也
加入到保护萤火虫的队列。

千百园还积极借助茶文化村
的人气开展环境教育。 针对不同
的空间， 开发不同的环境教育课
程：在山里，帮助认识动植物，了
解生物多样性；在水边，传授湿地

保护与建设知识；在农田，讲解有
机农田和摇篮水田的种植。

一年多来， 千百园先后为江
宁街道、陆郎社区小学、南京市博
物馆、 马鞍山学校等单位开展专
项环境教育活动 8 次， 服务近千
人次，基地接待来访游客约 6000
人，接待各类交流活动数十场。

“孩子应从小接触自然，这种
接触不是蜻蜓点水，一次两次而
已，而是一到两年全程参与。 ”祝
栋林告诉记者，千百园未来还将
与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黄
龙岘村委共建自然学校，推动环
境教育的普及。 此外，开展童子
军夏令营， 让孩子从中认识自
然，受到自然教育，而且形成解
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越来
越重视第三方团队介入对环境
保护的作用，传达出一种引导人
才回流乡村的信号，他们鼓励千
百园继续为生态保护工作服务，
协助整个村做垃圾分类。

事实上， 如今的千百园已跟
黄龙岘渐渐“融为一体”，刘文杰
等人正积极推动村里的垃圾收运
体系、水资源管理、绿色茶园和农
田的建设。 （据《中国青年报》）

一群青年志愿者的乡村环保试验


